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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潮再起 與世代正義

近年因都更案引發大學生關心居住正義議題，圖為學生聲援
文林苑王家（提供／物理系許哲韡）。

今
年3月27日晚上，被劃入樂陽建設文林苑都市
更新案的士林王家，面臨市政府強制拆遷的威

脅，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透過網路號召，300多
位大學生、教師與社運人士來到現場聲援王家，一

同守護家園。翌日上午，在大規模警力的強制介入

下，聲援者被架離現場，怪手迅速地摧毀了王家祖

厝。忿忿不平的學生很快再度集結，前往市政府、

市長官邸抗議，並在文林苑長期埋鍋造飯，阻止建

商動工。

文林苑爭議所激發的青年參與，是晚近以來學

生運動風潮的縮影之一，類似的案子包括樂生院保

存運動、苗栗大埔農地破壞事件、反國光石化運

動、反中科四期運動、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等。

在這些案件中，我們看到大學生積極的投入，高舉

正義的旗幟，與弱勢群體站在一起，共同對抗公部

門所推動的發展計畫。由於學生們充滿理想主義的

熱情投入，讓這些爭議衍生出意想不到的發展，原

本被主流媒體所忽視的受害者受到外界的關注。在

文林苑案中，信誓旦旦「依法拆除」的市政府成為

眾矢之的，後來更宣稱「願意檢討相關法律」，並

且凍結了所有臺北市的都更案。

校園內也可以看到學潮的復甦。最近，臺大學

生會舉辦了關於美國肉牛的座談會；有學生自發舉

行五○年代學生地下黨運動的展覽；有些社團以讀

書會方式專門討論東部開發爭議與原住民議題。研

究生抗議他們的獎助學金縮水，更積極籌組產業工

會。在近幾年的五一勞工遊行、反核遊行、同志遊

行，我們也常可以看到學生的隊伍。我的一個導生

為了圖博人權議題，在暑假時前往印度的達蘭薩

拉。這學期，我開授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

程，結果有130位同學來選修，儘管這並不是通識
課程。在社會系所規劃的公共社會學暑假實習課程

中，也有52位同學報名參與，他們想要參與關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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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族、公共托育、環境友善農業等相關議題的實

踐活動。這些現象都指出，學生的公共參與熱情

開始浮現。儘管他們仍只是校園中的少數，但是

這一群有意識的先鋒份子卻有無形的感染力，所

帶來的影響正在持續發酵之中。

新學潮與舊學潮
社會運動研究的共同發現是，運動風潮具有

週期性的特徵；在密集而激情的公共議題投入之

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政治冷漠、犬儒主義與消

極無為。對個人心理而言，運動參與具有吸引

力，係因當下的集體行動即是體現自己所信服的

價值與理念；但就長期而言，運動會帶來種種挫

敗、被「掏空」的負面感受，驅使個人離開運動

的隊伍，將關注移轉到私人領域。早先，解嚴以

降的學生運動最受矚目，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

是最高潮。不過到九○年代中期之後，各大學的

改革性社團日益萎縮，即使學生抗議事件仍零星

可見，但已不再關注政治性議題；相對地，取而

代之的是一系列日常生活議題的抗議，例如機車

停放、校園交通、宿舍規定、網際網路使用等。

這彷彿顯示，學生不再具有救國濟世的理想主

義，這一點也似乎很符合一般大眾對於「草莓族

世代」的刻板印象。

近一波的學潮又出現了轉變，學生們的關注

焦點由日常生活議題移轉到公共議題，從校園內

到校園外。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2008年11月，

抗議陳雲林來訪時警方過度執法的學生運動。這

一群學生集體決定將這次運動稱為「野草莓」，

無論這個名號是對於先前「野百合」的致敬亦

或是嘲諷，他們所扮演依舊是「社會良心」的角

色，試圖超越紛擾的政黨對立。也因此，長期占

領中正紀念堂前廣場（目前的正式名稱是自由廣

場)，成為兩個學潮世代的共同行動劇碼。

從整體校園內外的大環境轉變來看，無論是

關注政治人權亦或是社會正義，新學潮的浮現是

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在1990年，大學學士班還不

到24萬人；到了2010年，已經增加到102萬人。聯

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

子女獲得教育機會，但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

們唸起大學來備覺艱辛。在20年前，多數大學生

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

畢業後只有22K的夢魘。一般而言，經濟的富裕

與對於前景的樂觀評估，容易促成學生運動。歐

美六○年代的學生運動歷史顯示，高成長的資本

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翻攝自文宣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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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小檔案

1973年出生於臺北市，臺大外文系學士（1995)，社會系博士

（2000)。曾任教於南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現為臺大社會系教

授。研究專長為社會運動、勞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專書著作包

括《社會運動概論》(2005)、《綠色民主：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2006)，《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2008)，目前正在撰寫臺

灣戰後工人階級形成的專書。可以透過電子郵件(mingshoho@gmail.

com)與他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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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帶來積極進取的世界觀，戰後嬰兒潮世代大

規模投入反戰、民權等新左派運動。因此，野百

合世代的學運是可以被預期的，不只是因為解嚴

所帶來的政治機會開啟，更重要的是，那時臺灣

仍是處於「愛拼才會贏」的年代，預期的物質生

活提升支撐了理想主義的運動參與。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要如何解釋晚近的學

潮呢？

世代正義的呼聲
我個人認為，晚近的學潮其實反映了一場正

在上演中的臺灣社會價值觀革命。在以往，占據

主導地位的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相信經

濟發展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先決條件。但在晚

近以來，發展主義越來越被看破手腳了，它所應

許的各種美好承諾都成了芭樂票。試想「高科技

業」在近年來的公眾形象轉變：10年前各地方政

府爭相搶著要科學園區，它總是與「環保」、

「乾淨」、「高配股」等好處聯想在一起。現

在，地方發聲反對徵收農地開闢科學園區的抗爭

（后里、二林相思寮、竹東二重埔、後龍灣寶、

竹南大埔)。「科技新貴」工程師「過勞死」的

負面新聞不斷，電子業從「高科技冷血青年」變

成「血汗工廠」。科技業即使沒有傳統產業的煙

囪，但是它所排放的有毒廢水成為地方抗爭的焦

點（彰化芳苑、新竹新埔）。甚至，連電子業大

廠在校園進行徵才時，也會被「反中科熱血青

年」嗆聲。

大學生仍處於人生探索的階段，所以他們有

能力拒絕年長世代視理所當然的信念，也能夠看

穿發展主義的虛假。目前大學生有一種強烈的被

欺騙與背叛的感覺。幾十年前，認真唸書，就會

有好的出路。現在，大學文憑貶值了，能找到的

機會只有那些賣肝的血汗工作。校園的師長不但

不幫他們設想，還會火上加油，質疑他們沒有中

國學生努力，要求他們在職場上要認命，配合各

種業界不合理的要求。

年青人感受到強烈的世代之間的不正義，這

也呈現在學生運動者如何看待各種社會爭議。在

20年前的反核運動中，所強調的口號是「我們不
能禍遺子孫」；但是近兩年來的反核青年卻是高

舉「世代正義」的訴求，強調「在位者不能為我

們年輕世代做決定」。也因此，他們對於「土地

正義」、「居住正義」的運動感到強烈共鳴，也

願意挺身支持各種圈地、都更、開發計畫下的受

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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